
第一章 貧窮的書家 

今歲冬天來得特別早，中秋後下了兩場秋雨，氣溫驟降，直接越過深秋邁進凜冬，

冷得出奇不說，北風也格外囂張，白日裏都能剮掉人一層皮，村裏的老人都道，

今年是個冷冬，要早早的預備過冬才好。 

聽著屋外鬼哭狼嚎的風聲，尹嬌嬌裹緊身上的薄被，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她

快凍死了！ 

無孔不入的風直往骨頭縫裏鑽，尹嬌嬌冷得全身發抖，偏生肚子也不爭氣，餓得

咕咕叫。 

又冷又餓，她有些絕望，還有點惱火。 

這是人過的日子？ 

黑暗中，她睜開眼又閉上，閉上又睜開，良久，她閉上眼，壓下火氣，在心底歎

了口氣。 

算了，命犯太歲，是她倒楣！想她一個現代精英，竟穿越進一本科舉文裏成了個

炮灰，沒吃沒喝也沒穿就算了，還是個任勞任怨，供男主讀書，卻在男主高中狀

元時被一場風寒奪了小命的童養媳。 

不是倒楣是什麼？ 

原主和她同名，也叫嬌嬌，從小顛沛流離，六歲被書家買回來給男主當童養媳。 

書家不過是很一般的農戶，之所以買童養媳，是因為書家大郎書亦茗身體不好，

有早夭之相，才信了雲遊半仙的話，買個童養媳當是沖一沖喜。 

於原主而言，被書家買回來算是萬幸，書家雖清貧，卻是良善人家，對她雖說不

上多好，倒也沒被虐待。她十二歲時，書家夫婦身染重疾，沒出三個月便都沒了，

留下頑疾纏身的書亦茗，還有嗷嗷待哺的兩兄妹，外加四處漏風的家和一屁股債。 

書亦茗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養家的重擔只能落在原主身上。 

這個時代背景下，一個尚且年幼的女娃娃養家得吃多少苦，可想而知。 

好不容易苦盡甘來，熬到書亦茗高中狀元，卻被一場風寒奪了小命，說白了就是

勞碌一輩子，苦全吃盡了，卻一點兒男主的光都沒沾上，一點兒福都沒享上，徹

頭徹尾的工具人。 

何止命苦，簡直令人髮指！ 

想到原主的一生，尹嬌嬌沒忍住又歎了口氣，還有點生氣。可來都來了，生氣抱

怨也於事無補。左右原主只是個炮灰工具人，不是反派，也不是主角的敵人，只

是命不好，多年勞累外加營養不良，身子早就虧空，才會讓一場風寒奪了小命。 

所以，她要好好保重自個兒的身體，想盡辦法吃飽穿暖，供男主讀書考狀元，只

要平穩度過了「死期」，憑她於微末時不離不棄的情分，男主肯定不會虧待她。 

她也不是貪心的人，到時男主只要給她一筆小錢，讓她過自己的小日子就好，以

男主的品性和為人，自會應允。 

書裏，書亦茗十二歲雙親病逝，十六歲中舉，二十歲金榜題名高中狀元，從此平

步青雲，位極人臣。 

原主和他同歲，只是小了幾個月，也就說，只要熬過這八年，她之後的人生就會



一片光明。 

八年，說短不短，可說長也不長，這麼一想，尹嬌嬌又覺得這日子也不是不能過。 

有了希望，心裏頭總算有了點幹勁，黑暗中，她眨了眨眼，剛要一出胸中鬱氣，

才動了下嘴角就被一道隱忍的咳嗽聲打斷了。 

「咳……咳咳……咳……」 

這咳嗽聲明顯是壓抑著的，只是夜又黑又靜，尤顯得清晰震耳。 

尹嬌嬌動了動眉，轉眼朝裏側看去，今夜沒月亮，也沒星子，漆黑中她只隱隱看

到一個輕顫的身影。 

好一會兒，咳嗽聲停了，看著那個模糊的輪廓，尹嬌嬌再次皺了皺眉，隱約有點

不太好的預感。 

果不其然，不消片刻，咳嗽聲再起，這一次來勢洶洶，哪怕那人死死壓著，極盡

隱忍，依然咳得撕心裂肺，到最後徹底壓不住，尹嬌嬌都能感覺到床板在震，那

咳嗽聲更是揪心，似是要把心肺都咳出來一般。 

尹嬌嬌眉頭死擰，片刻後掀開被子下床，在她下床的那一刻，那咳嗽聲明顯頓了

頓，雖然只停頓須臾，她還是察覺到了。 

黑暗中，尹嬌嬌抿了下嘴角，書亦茗這時候也就十二歲，到底還是個半大的少年，

這罪委實遭得不輕。 

她點了油燈，小心地放在一旁的架子上，「咳得這麼厲害，起來坐一會兒。」 

話落，她抬眼看過去，卻在對上一雙亮晶晶的眸子時，怔了怔。 

那是一雙極好看的丹鳳眼，眼尾上揚，黑亮亮的，許是因為咳嗽過猛，還泛著水

氣，潤潤的，如同被泉水洗過的寶石。 

到底是男主角，長得真好，就是面色太過蒼白。 

她一時沒言語，而那雙眼睛的主人似是愣住了，好看的眼睛裏閃過訝異，短暫的

安靜後，又是新一輪撕心裂肺的咳。 

尹嬌嬌顧不上再想旁的，忙上前扶他坐起來。這一扶，她的心委實揪了一下。 

好瘦。 

剛剛因為沒掌燈，他又蓋著被子，只看到個輪廓，看不真切，但以書家的情況，

雖然能猜到他會很瘦，卻不料是這般，說是形銷骨立都不為過。 

尹嬌嬌自認不是聖母，也沒什麼菩薩心腸，可這會兒看著這風一吹就要散架，手

下用點力就會碎的半大少年，她還是動了惻隱之心。 

拋開日後的風光不談，當下，他也是個可憐人。 

讓他靠著牆坐好，尹嬌嬌道：「我給你燒點水，潤潤喉嚨會舒服些。」說著，她

便轉身要出去。 

「不……咳咳……不用。」沙啞的少年聲響起。 

與此同時，她的衣袖也被人抓住了。 

尹嬌嬌回頭，看著那隻骨節分明的手，她有些慶幸自己回頭了，而不是直接掙開。 

坐起來後，書亦茗的咳嗽總算沒那麼厲害了，但情況依然算不上好。 

「不用……」他費力道：「都這麼晚了，別忙了。」 



尹嬌嬌稍稍驚訝了下。 

在書裏，書亦茗可是個出了名的冷心冷面，最是無情的主兒，哪怕位極人臣，性

情都不曾有分毫改變，滿朝文武私下裏都道他大抵連血都是涼的。 

即使此時他面色依然冷冷淡淡，可至少帶了幾分人情味，這和書裏似乎有點不同。 

不過轉念她就明白了，書亦茗那冷情的性子多半是少時坎坷的命運磨礪出來的。 

父母過世後，他又重病纏身多年，最困難的那幾年，他遭遇的艱辛和屈辱，尹嬌

嬌記得清清楚楚。 

這時候雖然也艱難，但到底所遭受的屈辱不多，是以他的性子也沒那麼冷。 

「一會兒就好。」尹嬌嬌道：「你且坐著等一等。」 

那隻抓著她衣袖的手非但沒鬆開，反倒抓得更緊，許是用力，又也許是他實在難

受，那手臂上青筋暴凸，有些觸目驚心。 

「家裏……柴不、不多了……」好半晌，書亦茗才壓著嗓子道：「省省吧。」 

尹嬌嬌這一瞬間想罵人。 

作者心也太狠了吧？是親媽嗎？這是路上撿的便宜後媽吧？這麼對自己筆下的

孩子，夜裏可睡得著？深吸一口冷氣，她的情緒才緩和了些，對書亦茗道：「天

亮我就上山，柴火的事，你不用擔心。」說完，她直接把書亦茗的手拉開，想了

想，又將他的手塞進沒幾分暖和的被子裏，這才出去燒水。 

大半夜頂著寒風舀水、燒水，尹嬌嬌全身上下只有一個感覺——冷，實在是太冷

了。直到點著了火，她才算稍稍暖和了點。 

灶膛的火光照亮四周，尹嬌嬌打量一圈，末了歎了口氣，任重而道遠啊。 

燒著火，尹嬌嬌突然想起一件事，站起來往院子裏跑。 

她不知道，從她出去後，書亦茗的眼神就變了。 

此時，他透過窗子看著在院子裏走來走去的人，稚嫩的少年臉上現出幾分與年齡

不符的深沉，半晌，他眉心微微擰了下。 

上一世，她也有這般嗎？ 

是的，他重生了。雖然匪夷所思，可他就是重生了，重新回到雙親剛剛過世，最

艱難的十二歲。 

官場沉浮的幾十年閱歷，都沒能讓他在意識到自己重生的那一刻壓住震驚的情

緒。 

他也萬萬沒想到，自己重生後，第一個見到的人會是嬌嬌。 

那個在他生命中消失了幾十年，音容笑貌早就記不起的人，就這樣活生生的再次

出現在自己面前。 

看著她院裏院外跑了兩個來回，他仍沒想起來上一世這時候她是否也這般關切自

己的病情。 

實在是太久遠了，久遠到他剛剛第一眼差點沒認出她來。 

末了，他收回視線，既是上輩子的事，想不起就罷了。 

他看了眼一貧如洗的家和酣睡的幼弟幼妹，既然上天給了他機會重活一世，自己

當好生擔起兄長的職責，讓弟妹和嬌嬌都過得好些。 



他正思量著該怎麼度過這個生命裏最冷的嚴冬，忽聞腳步聲響起，就見嬌嬌端著

冒著熱氣的碗進來。 

「小心燙，」把盛了大半碗開水的碗放在架子上，尹嬌嬌道：「先涼一涼。」 

話落，沒等書亦茗開口，她又轉身跑出去了。 

書亦茗看了看熱氣騰騰的瓷碗，又朝外看了眼，古井無波的眸子現出幾分疑惑，

這疑惑沒片刻便解開了。 

尹嬌嬌揣著一包東西進來，一股腦放到床上。 

看清楚是什麼東西後，書亦茗先是一愣，然後笑了，雖只是牽了下嘴角，可對不

苟言笑的他而言，這就是笑。 

只可惜，尹嬌嬌正盯著她的寶貝們，並沒有看到。 

她把燒得熱烘烘的土坷垃放到床上後，手捏著耳垂緩了緩灼燒的疼，便忙用衣物

把土坷垃包起來，放進冰涼的被窩裏。 

家裏窮得連個湯婆子都沒有，還好她小時候在鄉下住過一陣子，知道這個取暖的

土法子，否則她都不知道這一夜要怎麼睡。 

尹嬌嬌怕冷，所以土坷垃都是挑大的燒，也沒心疼柴火，直把它們燒得滾燙才從

灶膛裏夾出來。 

她一共燒了五塊，打算一人一塊放到腳邊，再多給書亦茗一塊，讓他揣在懷裏，

書亦茗那身子骨實在不行，真讓他凍出個好歹來，最後遭罪的肯定是她。 

以她的角色定位，養家餬口供書亦茗讀書考科舉，肯定要把人照顧好，現在他重

病纏身，她得想辦法給他治啊。再者，若書亦茗的身子能早些好，憑他的才學和

手段，她肩上養家的擔子肯定也會減輕不少，說不定還能跟著早享幾天福。 

搖搖晃晃的油燈光影下，尹嬌嬌打著小算盤處理她的寶貝土坷垃們，全然沒注意

到書亦茗的打量。 

坐了一會兒，咳嗽減輕不少，書亦茗靠著牆，看到土坷垃那一瞬間的笑容早就散

了，此時的他面色淡淡，盯著她的一舉一動。 

尹嬌嬌正開心自己的求生技能滿分，壓根不知道書亦茗對自己的審視，直到她給

書家那兩個小的也安置好，不經意抬頭觸及書亦茗淡淡的視線，頓時有些窘迫，

不是她膽小，實在是這個眼神太有威懾力了，彷彿能把人看透一般。 

書裏明確描寫過他位極人臣時的威嚴，關於他沒發跡時的情況，則只重點著墨他

的命運有多坎坷，人有多堅毅多頑強，尹嬌嬌不由在心裏嘀咕，難不成真是男主

光環加身，氣韻天成？剛剛還沒注意，這會兒可是真切地感受到權臣的幼年也是

異於常人的。 

被他這麼看著，尹嬌嬌不自在地移開視線，訥訥解釋道：「太冷了，燒幾個土坷

垃暖腳，腳暖了，身子也就暖了。」 

書亦茗並不知道尹嬌嬌的心思，聽她這麼說，只嗯了一聲。 

尹嬌嬌低著頭抿了下嘴角，果然斷情絕愛也不全是後天養成，他骨子裏就帶著清

冷寡情的基因。 

書亦茗看著她忙前忙後，就像在看一個少不更事的孩童玩鬧一般，直到腳底傳來



熱意，神色終究發生了變化。 

「這個，」尹嬌嬌低著頭，小聲道：「你揣在懷裏，暖和。」 

原主和男主關係並沒有多親厚，想到他剛剛那洞察一切的目光，尹嬌嬌覺得自己

還是謹慎些好，書亦茗那麼聰明，斷斷不能讓他看出來她不是原來的那個嬌嬌了。 

「不用。」 

土坷垃被推回來，尹嬌嬌到底沒忍住，抬頭看過去。 

書亦茗還是那副淡淡的樣子，「妳揣著吧。」 

他總不好跟一個小丫頭搶東西。 

尹嬌嬌搖頭，「這是專門給你的！」 

見書亦茗並沒有鬆動的跡象，尹嬌嬌有點急，直想對他說，這時候就不要講什麼

君子風度了吧？我還能扛，你可就剩半條命了啊！ 

她當然不能這麼直白，一是不符合嬌嬌的性子，二是這麼說有點傷人自尊。 

「我已經有一個了，」尹嬌嬌指了指自己的土坷垃，「你快揣著，等會兒該涼了。」 

書亦茗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她手裏的東西，片刻後才將土坷垃接過來揣進懷裏。 

這東西不值錢，也不精巧，甚至有些粗鄙，和上一世裏那純銀打造的描金鏤絲懷

爐遠不可比，但在這個寒冷的冬夜裏卻格外使人熨貼。 

喝了熱水，書亦茗臉色稍稍好看了些，尹嬌嬌又捆了些稻草放到他身後讓他靠著

睡，這一夜總算是相安無事地過去了。 

第二天，尹嬌嬌是被鄰居家的雞吵醒的。 

天剛濛濛亮，鄰居家的母雞就咯咯叫個不停，尹嬌嬌揉了揉眼，迷迷糊糊地嘟囔，

這母雞下了幾顆蛋啊，高興成這樣，她好想吃雞蛋羹啊！ 

片刻後，尹嬌嬌突然想起自己的處境，直接坐了起來。 

她驚魂未定地看著窗外昏沉沉的天，愣愣地坐了好一會兒，才一骨碌翻下床往廚

房走。 

尹嬌嬌出了屋，書亦茗才睜開眼。 

天還沒亮，屋裏光線暗，看不清他的神色。 

昨夜燒水的時候，尹嬌嬌就看過，家裏就剩點玉米粒，就算只是為了她自己的肚

子，今天她也得上山找點吃的。 

上山是體力活，再加上他們一家子四口人這些天都沒吃飽過，尹嬌嬌乾脆把僅存

的玉米粒全都煮了，玉米糊糊雖然不夠塞牙縫，但聊勝於無啊。 

是以，當書家那兩個小的洗過臉，看到滿滿一盆熱騰騰、散發著香味的玉米糊糊，

眼睛都瞪直了，齊齊吞了下口水。 

書蓉，書亦茗的妹妹，六歲，瘦瘦小小，看上去只有四五歲的樣子。 

而三歲的弟弟書亦莛看上去更瘦、更小。 

看兩個小娃娃這模樣，尹嬌嬌是真的心疼了。 

書蓉和書亦莛只是瞪大了眼站在桌子旁，並沒敢動。 

好一會兒，書亦莛才抬頭看了他哥一眼，怯生生道：「吃這麼好，大哥，我、我

們是要死了嗎？」 



這話讓正在盛飯的尹嬌嬌鼻頭一酸，可憐見的，到底遭了多少苦，才會讓一個年

僅三歲的孩子說出這種話，也不知道書亦茗聽了這話會有多難過。 

這麼想著，她抬頭看過去，就看見書亦茗也剛好望向自己。 

尹嬌嬌忍住沒有躲開視線，咬了咬唇解釋道：「天太冷了，不吃飽點怕是要生病，

我就把玉米粒都煮了，你放心，我吃過飯就上山，肯定能找到些吃的！」 

書家夫婦病逝後，書家一度揭不開鍋，口糧都是省著吃，每日的粥稀得都跟刷鍋

水差不多，也不怪書亦莛會這麼說。 

不過她自作主張把餘糧一下全煮了，確實不太懂事，好在書亦茗只看了她一眼就

收回了視線。 

看著巴巴地瞧著自己的幼弟幼妹，書亦茗猶豫了片刻，最後還是抬手在弟弟腦袋

上揉了下，「大哥跟你們保證，以後都有吃的，快吃飯吧。」 

得了大哥的話，書蓉和書亦莛終於放下心來，捧著碗大口吃。 

尹嬌嬌把碗放到書亦茗手邊時，書亦茗終於朝她開了口—— 

「今兒天氣不好，看樣子要下雪，妳別上山了。」 

尹嬌嬌也是餓狠了，要不是抱著今天上山能找到吃的這個希望，昨夜她也睡不著。 

正喝著玉米糊糊，聽到這話，她差點嗆到，趕忙嚥下糊糊，道：「柴也快沒了，

僅剩的口糧也吃完了，我快去快回，不礙事的。」 

若她不上山，那可真要應了書亦莛剛剛的話了！ 

她也看得出來今天氣不好，所以跟書亦茗解釋過後，趕緊吃完飯，打算趁早上山，

說不定這樣能趕在下雪前回來。 

書亦茗端著碗喝了口玉米糊糊後，才又道：「口糧我去想辦法，妳在山腳撿些柴

就好，別上山了。」 

這種天氣上山太危險，況且今時不同往日，雖然他現在的身子骨不行，但弄點吃

的回來還是不成問題的。 

尹嬌嬌看了眼說一句話都要咳三聲的書亦茗，有些猶豫，不是她不信他，是她不

能拿自己的肚子去賭。 

這點玉米糊糊雖然是他們眼下最好的吃食，可根本頂不了事啊，吃不飽會給身體

落下隱患，再這樣下去，她也許將會跟原主一樣被風寒奪去小命。 

所以，眼下不上山就是要她的命！而且，書亦茗的病也得治，不能再耽擱了。 

「不上山不行，」尹嬌嬌堅持地搖搖頭，道：「今兒風大，你別出門吹風了，我

上山也不光為了找吃的，還得給你找草藥，你咳得太厲害了。」 

正要喝第二口玉米糊糊的書亦茗頓住。 

尹嬌嬌在趕時間，並沒有看他，低著頭一邊吃一邊道：「我動作快些，趕在下雪

前回來就是。」 

這回，書亦茗總算沒有再攔阻。 

吃過飯，身上總算暖和了些，也有了些力氣，只不過這喜悅沒過片刻，尹嬌嬌臉

就垮了。 

下雪了。 



看著紛紛揚揚飄下來的雪粒，尹嬌嬌想罵人。 

賊老天，故意的吧？ 

書亦茗咳了半晌，扶著門框道：「下雪了，別去了。」 

尹嬌嬌執拗勁兒上來了，她背上竹簍，把工具裝好，道：「雪不大，我這就去。」 

書亦茗看了眼不聽勸的尹嬌嬌，眉心終是擰了起來，語氣也加重了些，「我說，

不准去。」 

尹嬌嬌急著走，偏生書亦茗死活不讓她去，她沒辦法，只好道：「你昨兒都咳血

了，再不吃藥不成的。」 

書亦茗頓時啞然，他以為她沒看到。 

疾風裹著雪粒囂張地打在兩人的臉上，很疼，也很冷。 

尹嬌嬌打了個哆嗦，不願多耽擱，便道：「我上山了。」 

說完，她轉身就走。 

「等等！」 

尹嬌嬌只當書亦茗又要攔她，索性假裝沒聽見，悶頭往前走。 

「我讓妳等等……咳咳——」 

踉蹌的腳步聲伴著撕心裂肺的咳嗽聲，尹嬌嬌到底還是心軟了。 

她轉身，想要把書亦茗扶回去，可書亦茗三兩步走到她面前，直接抓住了她的胳

膊，他這病歪歪的身子也不知哪裏來的力氣，她一時竟拉不動。 

「不是不讓妳去，」似是猜到她要說什麼，書亦茗一邊咳一邊道：「妳等我一會

兒，就一會兒。」 

他咳得實在厲害，眼角都紅了，尹嬌嬌只好點頭。 

見她答應，書亦茗才鬆開她，轉身回屋。 

看著一言不發轉身回去的書亦茗，尹嬌嬌很是不解，他這是要幹什麼啊？ 

很快，書亦茗就出來了，他手裏還拿著一件東西。 

看清他手裏的東西後，尹嬌嬌徹底愣住了。 

那是一件半舊的男式棉袍，是書亦茗的。 

看來，還是他剛從身上脫下來的。 

「這個妳穿著。」書亦茗身上換了件破舊短小的舊袍子，把家裏唯一一件還像樣

點的棉袍遞到她面前。 

尹嬌嬌看了看書亦茗，又看了看他手裏的棉袍，一時竟說不清自己心裏到底是什

麼感受，更說不出話，只愣愣地站在那兒。 

見她不說話也不動，書亦茗的眉頭再次擰了下，「穿上。」 

他的嗓音很輕，還有些沙啞，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強勢。 

尹嬌嬌不是不識好歹的人，只是書亦茗這麼做實在讓她驚訝。 

書裏雖然沒有詳細描寫原主和書亦茗的相處情況，但她十分肯定，像這樣的行

為，別說這時候，哪怕是之後幾年也都不曾發生。 

自從書家夫婦過世後，書亦茗病情又突然加重，多重打擊下，他一門心思全撲在

了讀書和科舉上，對旁的人、旁的事，哪怕是血脈相連的弟妹，他都不曾多親近，



一是他生性冷淡，不太會表達，二來，他體弱，實在沒那個精力和心力。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讀書考取功名，只要他有了功名，家裏的情況自然會大

大的改善。 

十二歲，還是個孩子，便看透了世態炎涼，就是再冷情也讓人不忍苛責。 

所以當初看書的時候，尹嬌嬌並不覺得書亦茗這樣有什麼不對，站在旁觀者的角

度反倒覺得他很理智。 

但現在，她已經成了這個世界、書家的一份子，不再是毫無瓜葛的旁觀者，她在

驚訝之餘，還有感動。 

尹嬌嬌不是矯情的人，她雖急著上山，可山上到底是個什麼情形，她並不知道，

這場雪會下多久，更無從得知，穿厚點總歸多一層保險。 

反正書亦茗平日裏不出門，今兒又下雪，他躲在屋裏，裹著被子，也不會怎樣。 

短暫的思量後，尹嬌嬌就從他手裏接過棉袍，也沒回屋，直接在院子裏穿上了。 

尹嬌嬌身量和他差不多，這袍子書亦茗穿著就像是掛在身上，她穿上也是同樣的

效果，寒風從下襬和衣袖處直往裏鑽，但棉袍上還帶著書亦茗的體溫，總歸穿著

比剛剛暖和了不少。 

隨手扯了兩根稻草把袖口紮好，尹嬌嬌就背著竹簍上山了。 

穿著家裏唯一的保暖衣服，尹嬌嬌突然生出幾分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來。 

她背上背的哪裏是竹簍，分明是書家所有人的希望。 

第二章 寶藏谷地 

上林村坐落在潞山腳下，潞山雖不是什麼名山，卻給他們村提供了不少資源，所

謂靠山吃山，不外如是。 

在下雪天上山確實不是明智之舉，尹嬌嬌這一路全靠「熬過這一波就海闊天空」

的信念支撐著。 

風雪中，尹嬌嬌獨自一人上山，而書家則靜悄悄的，只有書亦茗的寫字聲。 

書蓉和書亦莛雖年幼，也知道尹嬌嬌這會兒上山是為了什麼，且這一行又有多危

險，兩人按她的吩咐，乖乖地待在家裏。 

由於大哥每日都要讀書，輕手輕腳、不吵鬧已經成了兩人的習慣，書蓉把小弟抱

到床上，兩人像湊在一起取暖的小雞崽一樣，縮著腦袋，靜靜地看大哥寫字。 

「咳咳……咳咳咳……」 

書蓉見書亦茗臉色不好，馬上從床上跳下來給大哥順氣。 

「沒事，」書亦茗以拳抵唇，衝一臉擔心的妹妹道：「去和莛哥兒玩吧。」 

話落，又是一陣上氣不接下氣的猛咳。 

他這情況比早起那會兒要嚴重得多，直像是要把骨頭咳散架一般，五臟六腑都悶

悶生疼，饒是書亦茗幾經生死的兩世閱歷，這會兒也沒忍住擰緊了眉頭。 

書亦茗又咳血了。 

看著大哥手上的血跡，書蓉嚇傻了。 

她昨夜睡得熟，並不知道夜裏發生了什麼，第一次看到大哥咳血，傻愣片刻，就

扯著嗓子哭了起來，她一哭，書亦莛也被嚇到了，跟著哭了起來。 



書亦茗不會哄小孩，對著嚎啕大哭的年幼弟妹，那個在朝野上一句話都能震三震

的書大人無措了。 

不會哄不說，他剛咳完又說不出話來，只能無奈地看著，也真切地感受到嬌嬌的

艱辛。 

上一世，他並沒有重活一世的經歷，心境自然和現在是不一樣的。 

他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那段時間的自己有多煎熬，對於家裏的絕大部分事，都

有心無力，全靠嬌嬌一個人扛著，可她比自己還小幾個月呢。 

前世的這個時候，嬌嬌並沒有上山，那個冬天是他們最難熬的一段日子。 

他想著，許是昨夜乍然重生，震驚太過，激動太過，吵醒了她，讓嬌嬌看到了自

己咳血，情況才會和上一世有些偏差。 

想到尹嬌嬌頂著風雪離開家門的樣子，書亦茗歎了口氣。 

書家虧欠她良多。 

前世實在無能為力，這一世就多補償她吧。 

「大、大哥，」書蓉哭著問：「你也要死了嗎？」 

想起爹娘的去世，她哭得更大聲了，滿心裏全是害怕。 

書亦莛感受到了姊姊的情緒，也哭得很大聲。 

書亦茗好不容易緩過一口氣，強撐著不適安撫弟妹，「大哥沒事，不會死的，別

哭了。」 

書蓉哪裏聽得進去，因為當初爹和娘也是這麼說的，結果沒過多久卻死了，她滿

腦子都是大哥也要死了，忍不住哭得更大聲了。 

書亦莛也跟著哭。 

書亦茗訥訥地看了好一會兒，深吸一口氣，提高了聲音道：「別哭了！」 

從出生，他都沒大聲說過話，有性格的原因，也有身體的原因，所以他這一聲落

在書蓉和書亦莛耳朵裏，代表大哥發火了，兩人頓時嚇得噤聲，不敢再哭。 

書亦茗眉心跳了下，放緩了神色，道：「大哥真的沒事，也不會有事，都別哭了，

哭多了眼睛疼。」 

大哥剛剛發火的樣子彷彿還在眼前，書蓉和書亦莛哪裏敢說別的，忙咬緊了嘴

巴，點點頭。 

看著還是很不安的妹妹，書亦茗拍了拍她的腦袋，「去玩吧。」 

書蓉偷偷看了大哥一眼，見他確實不生氣了，這才輕手輕腳地爬上床。 

擦去嘴角和手上的血跡，書亦茗把寫好的文章捲起來，綁好，然後起身。 

「大哥！」眼看著大哥要出門，書蓉掙扎好片刻，最後還是喊出了聲，「下著雪，

你要出去嗎？」 

書亦茗把文章塞進衣袖裏，淡淡嗯了一聲，道：「大哥去一趟村正家，你們就在

家，別出去。」 

書蓉道：「大哥去村正家有什麼事？我、我替大哥去——」 

外面下著雪，大哥剛剛還咳了血，萬一吹了風，病情更嚴重了如何是好？ 

「沒事，」書亦茗轉頭看著弟妹，「大哥一會兒就回來，你們乖乖在家。」 



書蓉和書亦莛本就怕他，聽他這麼說，只好乖乖點頭。 

迎著風跨出家門那一刻，書亦茗耳邊突然響起尹嬌嬌臨走前叮囑他的話——在屋

裏待著，千萬別吹了風。 

他看了眼灰沉沉的天，一片雪落在他眉心，很快就化成水，他嘴角輕輕勾了勾，

大步朝院外走去。 

 

 

雪下得不大，落地幾乎就化了，是以山路並不那麼好走。 

此時深一腳、淺一腳艱難地爬山的尹嬌嬌根本不知道書亦茗居然這麼不聽話，在

這種天氣裏還出門，她這會兒只覺得累，還很抓狂。 

爬了這麼久，她連半個能吃的東西的影兒都沒見著，更別提草藥了。 

又爬了一會兒，實在爬不動了，她靠著一塊大石頭休息。 

坐了一會兒，體力稍微恢復後，尹嬌嬌才又背著竹簍起身，心中恨恨道，她就不

信自己真的會啥都找不著！ 

搜尋了大半天，她終於在兩塊大石頭縫裏看到了一片熟悉的植物——紫蘇！ 

因生長在夾縫中，不曾遭風吹雨打，紫蘇的種子都還掛在枝頭。 

尹嬌嬌大喜，她還記得紫蘇籽正好對書亦茗的症狀有幫助，小心地把長有紫蘇種

子的枝條摘下來，放進準備好的草紙裏包好，本想放進竹簍，想了想，最後還是

揣進了懷裏。 

這可是全家人的希望，可不能出差錯！ 

草藥找到了，尹嬌嬌心情明朗不少，嘴角都忍不住翹起。 

只可惜，接下來她又搜尋半天，仍沒找到什麼能吃的。 

靠在一棵光禿禿的樹下，尹嬌嬌擰起了眉，不應該啊，上林村雖然靠著山，可也

從沒把山吃空過，怎麼會找不到吃的呢？ 

正想著，寒風中突然傳來吱吱聲。 

尹嬌嬌循聲望去，就看到兩隻松鼠在樹林裏你追我趕，靈活地跳來跳去。 

無論什麼時候，毛茸茸的小動物都很能治癒人心，尹嬌嬌焦躁的情緒被撫平，驀

地，她眼前一亮。 

對了，她可以掏松鼠窩啊！松鼠可是最會藏東西過冬的了。 

松鼠窩不好找，但對於熟知野外求生知識的她也沒那麼難，雖然跟一隻動物搶食

不太厚道，可她也是實在沒法子了，左右按照松鼠的習性，都會在好幾個地方藏

食物，哪那麼巧她就把某一隻松鼠的窩全掏了呢？ 

板栗、松子、榛子，還有她認不出的果子，尹嬌嬌翻找了好半天，總算有了些收

穫。 

她一隻腳踩著一塊陡峭的石頭，一手攀著樹幹，另一隻手去掏最後一個窩。 

她把掏出來的果子都包好，放進竹簍裏，放好後，她拍了拍手，瞇著眼長出了一

口氣，然而這口氣還沒呼出，腳下突然一滑，整個人直接朝山谷摔去。 

「啊——啊啊啊——」 



驚叫聲在山谷迴蕩，尹嬌嬌兩手護著腦袋，在天旋地轉中一路滾進谷底。 

最後她落在一叢茂密的草堆上，這才沒有丟了小命，可饒是如此，她依然全身疼

痛不已。這一路滾下來，撞到了不少石頭，雖然傷勢不嚴重，可她畢竟不是鐵打

的。 

趴在半人高的草堆上，好一會兒尹嬌嬌才從這股眩暈和疼痛中緩過來，她忍著疼

坐起來，在看到膝蓋處的破損時，本就不太好看的臉色更難看了。 

棉袍破了，是石頭劃破的，看著露出來的棉絮，尹嬌嬌一陣心疼，這可是他們最

值錢的東西啊！ 

更讓她心疼的是，竹簍裏她從松鼠窩掏得的堅果也丟了。 

對著空蕩蕩的竹簍，她差點一口氣沒上來直接見閻王，但好在懷裏的紫蘇籽沒丟。 

她把紫蘇籽又揣得嚴實了些，這才撐著身旁的石頭爬起來。 

她一定要找回那些堅果！ 

尹嬌嬌以摔落的地點為中心，向四周翻找。 

這山谷的野草相當多，奇怪的是谷底還挺暖和，草都翠瑩瑩的，她一邊翻找一邊

覺得奇怪，找著找著忽然聽到水聲。 

她站起身，屏住呼吸靜靜聆聽。 

真的是水聲！尹嬌嬌心中一喜。 

《易經》有云：天生一，一生水，水生萬物。有水的地方，肯定就有吃的！ 

尹嬌嬌循著水聲找過去，越靠近，越覺得溫暖，等轉過一塊阻擋視線的大石頭後，

看清眼前的景象，尹嬌嬌的眼睛登時瞪圓了。 

那是一處溫泉眼，雖然很小，水流也不大，但日積月累涓涓流出的泉水還是形成

了一個水窪，水窪周圍長滿了她叫不出名字的植物，而最讓她驚喜的是，離水窪

遠一點的一棵枯木上長滿了香菇。 

香菇可是不可多得的山珍，既好吃又滋補。 

剛剛摔下山谷，還弄丟堅果的鬱悶，在這瞬間徹底煙消雲散，她連腿都不疼了。 

尹嬌嬌先洗了把臉，這才小心地摘香菇。 

這裏明顯還沒有人來過，香菇長得格外好，個頂個的肥嫩，更重要的是，數量還

不少。 

尹嬌嬌根本不客氣，把已經能吃的香菇全摘了。 

現在家裏什麼都缺，自然是摘得越多越好，吃不完可以晾乾收起來，也可以拿去

城裏換點錢，或者以物易物。 

摘了小半簍，尹嬌嬌才停手。 

雖然有些不知足，但餘下的香菇都太小了，現在就摘了太浪費，反正她知道了地

方，可以過些天再來。 

為防止爬山的時候香菇會掉出來，尹嬌嬌摘了些樹枝把竹簍封好，正準備離開，

眼角的餘光又瞄到石頭夾縫有一顆蜂巢。 

尹嬌嬌差點驚喜的大喊。真是沒想到，她摔下山谷，卻是絕處逢生，讓她收穫了

這麼多好東西！ 



到底是冬天，小山谷也只是比外面稍稍暖和一些，蜜蜂都在蜂巢裏過冬，她挑了

一塊薄利的石頭洗乾淨，然後小心地割下一塊巢蜜，用洗乾淨的草葉子包好放進

竹簍裏。 

嚼著一塊巢蜜，尹嬌嬌一邊洗手一邊笑。 

眼下這情況，雖然和她原本設想的上山逮個山雞、兔子有些出入，但收穫不小，

她很滿意。 

許是真的否極泰來，返程的時候，老天滿足了尹嬌嬌原本的心願，讓她抓住了兩

隻山雞。 

背著滿滿一竹簍食物，當寒風裹著雪粒子砸在臉上時，尹嬌嬌也不覺得疼了，身

上更是滿滿的力氣。 

等她從山谷爬上來的時候，已經渾身是汗，爬的時候不覺得，這會兒站在山崖邊

上往下看，尹嬌嬌不禁有點後怕。 

這山谷又陡又深，剛剛只是蹭破了棉袍，磕了幾下，簡直是萬幸。 

做好記號後，尹嬌嬌沒再停留，背著竹簍下山。 

來時，天色沉沉，整個村子都還未甦醒，回去時，已是暮沉沉，遠遠的就看到村

裏燃起的炊煙。 

出來了一整天，尹嬌嬌有點佩服自己，她居然靠著一碗玉米糊糊和堅強的信念撐

了下來。 

她不知道的是，她不在的時候，書家都快亂成一團了。 

原本等過了中午也不見尹嬌嬌回來，書亦茗就有些擔心了，及至申時，他更是徹

底坐不住了，看到書亦茗沉著臉朝外走，書蓉和書亦莛驚慌失措地跟在他身後。 

就在他要出門親自去找人時，尹嬌嬌終於氣喘吁吁地推開了院門。 

見到三人的神情，尹嬌嬌甚是驚訝，這是怎麼了？ 

「嬌嬌，妳回來了！」看到尹嬌嬌回來，書蓉開心地大喊一聲就衝了過來。 

尹嬌嬌笑著應了一聲，「嗯，我找到了不少東西，今晚咱們吃好吃的！」 

書蓉聽到這話，開心得蹦蹦跳跳，尤其是當她看到從竹簍中露出的竹雞尾巴，更

是興奮。 

書亦莛也跑過來，和姊姊一起圍著尹嬌嬌，尹嬌嬌被他們倆的興奮感染，也跟著

笑起來。 

書亦茗一手還撐著門框，人沒動，也沒說話，眼睛更是一眨不眨，直直地盯著尹

嬌嬌。 

那隻瘦削到骨節突出的手死死地扣著門框，手背突起的青筋表明了他用了多大

勁。 

尹嬌嬌離得遠，並沒有留意到這些，再加上書亦茗原本就話少，見他沉默地站在

那兒，她也沒有太在意，更不覺得有哪裏不對。 

直到走近了，她才注意到書亦茗的臉色難看得嚇人，那雙漆黑的眸子更是帶著她

看不懂的深沉，不禁一怔。 

好半晌，書亦茗才淡聲道：「回來了？」 



尹嬌嬌有點沒回神，只愣愣地點了點頭，「嗯。」 

不等她再說，書亦茗就轉身進了屋。 

他的性子一向難以捉摸，尹嬌嬌只奇怪了一會兒，就把剛剛的疑惑拋到腦後，抬

腳進屋，只是還沒等她坐下緩口氣，書蓉便牽著書亦莛的手，圍著兩隻可愛的山

雞，道—— 

「還好妳回來了，大哥剛剛要上山去找妳呢。」 

這一句話讓尹嬌嬌僵在了原地，她抬頭看向書亦茗。 

申時已過，今兒天氣又不好，這會兒屋裏也沒點燈，昏沉得很，但尹嬌嬌還是清

楚地看到了書亦茗蹙起的眉頭。 

書亦茗並沒有看她，而是死死盯著一個地方，順著他的視線，尹嬌嬌看向了自己

的膝蓋，那是被石頭劃破的地方。 

尹嬌嬌抿了抿唇，雖然她不是故意的，可這棉袍畢竟是書亦茗借給她的，現在她

弄成了這樣，確實說不過去。 

猶豫片刻，她開口道：「我——」 

「傷到了？」書亦茗抬頭，直勾勾地看著她，「都傷哪兒了？」 

突然被這麼問，尹嬌嬌一時有點懵，愣在當場，怔怔地看著書亦茗。 

書亦茗臉色很不好看，蒼白中透著幾分怒色，那雙極好看的丹鳳眼更是含著怒氣。 

怔愣片刻，尹嬌嬌回過神來，有些不解，書亦茗說出來的話分明是關心她，可為

什麼他看上去怒氣衝衝，像在發火啊？ 

猜了好一會兒，尹嬌嬌也猜不出書亦茗這是為哪般，當初她看書的時候，哪怕站

在上帝視角都不太能讀懂書亦茗，這會兒更是想不明白了。 

男主嘛，人設自然複雜些，加上命途多舛，她看不懂他也正常，是以也沒在這件

事上多糾結，只搖了搖頭道：「沒有，沒受傷，山裏石頭多，不小心把你的袍子

蹭破了，對不起。」 

這話讓書亦茗眉心擰了起來，尹嬌嬌清楚地看到他眸色又沉了沉。 

書亦茗一拳抵著唇，正要說什麼，一開口卻猛咳不止。 

這一咳來勢洶洶，書亦茗蒼白的臉因氣息不暢有些發紫，咳嗽聲甚至都是驚心

的，尹嬌嬌聽了彷彿五臟六腑跟著疼。 

他這個樣子，尹嬌嬌哪裏還顧得上什麼袍子不袍子的，忙讓嚇傻的書蓉去燒水，

而她趕緊把竹簍裏的巢蜜拿出來，又讓書亦莛去廚房拿碗。 

一時間，書家忙亂起來。 

第三章 難得的豐盛大餐 

重活一世，重新經歷病痛的折磨，對向來能忍的書亦茗而言，並算不得什麼，哪

怕是昨夜，一睜眼就從位官居極品的權臣變成一個挨餓受凍、病入膏肓的病秧

子，他都沒有對此有任何怨懟。 

可現在，他是真的生氣了。 

他氣的不是命運捉弄人，讓他重回微末時，而是氣這不爭氣的身子只會扯後腿。 

眼見書亦茗越咳越厲害，尹嬌嬌心尖都跟著打顫。 



幸好開水很快就燒好了，她舀了半碗，又兌了些許涼水，沖了大半碗蜂蜜水，直

接遞到書亦茗嘴邊，「喝一點，潤潤喉。」 

蜂蜜有潤肺止咳的功效，還可以提高免疫力，對書亦茗來說是再好不過的。 

書亦茗咳得沒力，話都說不出，別說伸手去接碗了，尹嬌嬌扶著他，小心地餵他

喝。 

喝了幾口之後，書亦茗嗓子舒服了不少，也不怎麼咳了，等到大半碗蜂蜜水下肚，

他臉色總算好看了些，雖然還是沒有什麼血色，但到底不再像剛剛那麼嚇人。 

尹嬌嬌這才鬆了一口氣，雖然知道書亦茗不會死，可他方才的樣子確實嚇到她了。 

 

她收回碗，打算先去把紫蘇籽炒好，讓書亦茗服下，再去做飯，一抬眼就看到書

蓉和書亦莛兩個小東西正扒著桌子，眼巴巴地盯著她手裏的碗和桌子上的蜂蜜，

書蓉還沒忍住嚥了嚥口水。 

蜂蜜對於普通人家都算是難得的甜品，更不用說一貧如洗的書家了，但書蓉和書

亦莛根本沒有開口要求要喝，不哭也不鬧，只巴巴地看著，因為他們知道，大哥

身體不好，這樣的東西要留給大哥，懂事得讓人心疼。 

但對尹嬌嬌而言，蜂蜜雖珍貴，但也沒珍貴到這種程度，再說兩個小的明顯營養

不良，沒東西時就算了，有東西不說滋補，總要吃飽才行，不然這種天氣生了病

才真真要命，而且，她也得補充點能量。 

這一整天她只有早上吃了一碗玉米糊糊，和山上嚼的那一塊巢蜜，又是上山下

山，又是摔下山谷的，體力早就耗盡了。 

有了祕密谷地，她今天能找到吃的，明天肯定也能，眼下先把身體養好才是關鍵！ 

於是，尹嬌嬌狠下心又沖了三碗蜂蜜水，放到書蓉和書亦莛面前，「喝吧。」說

完，她也端起自己那碗，正要喝，卻看到書蓉和書亦莛都沒敢動，而是眼睛直瞄

著他們大哥。 

那個眼神，怎麼說呢，是想喝又不敢，像是做錯事一般，只巴巴地瞅著書亦茗，

看得尹嬌嬌一陣心酸。 

書亦茗清了清嗓子，道：「喝吧。」 

書蓉和書亦莛的小臉上立馬綻出笑容，捧著碗，大口大口喝了起來。 

書亦茗目光複雜地看著弟妹，抬眼時見尹嬌嬌正看著自己，頓了片刻，道：「辛

苦妳了。」 

尹嬌嬌心裏感慨一聲，到底還是個孩子，哪就真的冷血無情啊，看，這不就有點

人情味了嗎？ 

依她看，他長大後的鐵石心腸果真都是被命運折磨出來的。 

「還好，」尹嬌嬌笑著擺了擺手，「也沒多辛苦。」她在心裏說了一句，只要你

日後讓我的付出都有回報就行。 

紫蘇籽性溫，對止咳平喘有奇效，炒熟後藥效更好。 

尹嬌嬌把摘回來紫蘇籽炒熟，搗成粉，和蜂蜜一起讓書亦茗服下，這才去做晚飯。 

在吃食上面，尹嬌嬌一點兒都不省，因為她的理念是，只有吃飽了，身體好了，



才有資本談以後。 

再者，她辛辛苦苦地上山，不也是為了吃飽飯嗎？他們都餓了這麼久，自當該吃

好點兒，所以這頓晚飯，她做得特別豐盛。 

香菇燉雞，她用了一整隻山雞，還放了板栗，鍋上還貼了一圈玉米餅。 

尹嬌嬌也是在做飯的時候才從書蓉和書亦莛口中得知書亦茗去了一趟村正家。 

之後，村正下午就專程送了好些東西過來，不光有玉米粉和板栗，還送了他們一

塊臘肉和小半袋米、一捆柴。 

故事裏對村正趙洪並沒有著墨太多，但這時代讀書人的地位是很高的，尤其書亦

茗小小年紀就通過了縣試和府試，還通過選拔成為附生，雖沒有廩膳，但也是正

正經經的秀才了，若不是因為父母突然染病，他自己身體又不好，無法進學，現

在也該通過考試成為廩生了。 

在上林村，人們對秀才很是敬重，尤其是趙洪，因為他家也有個讀書的兒子。 

趙洪的小兒子早幾年通過了縣試，府試卻一直沒過，書亦茗今天帶過去的那篇文

章便是指點他考府試的。 

文章到底寫了什麼，尹嬌嬌不知道，她也不太有興趣，書亦茗只說是個人見解，

她也就沒多問。 

只是有點奇怪，原先的故事裏，書亦茗並不曾這麼做。 

原來的嬌嬌在這個冬天也還處於懵懂狀態，沒有能力撐起這個家，這個冬天他們

過得有多難，書裏寫得特別細，就為了把書亦茗磨礪成一個「冷心冷面」、「鐵石

心腸」的權臣。 

而現在，不一樣了。 

尹嬌嬌不清楚是不是今天自己上山的行為刺激到書亦茗這個小少年的自尊心，抑

或生存意志。 

對於這點不同，尹嬌嬌其實是開心的。 

要是還和書裏一樣，那她穿越來還有什麼意義？ 

所以，得知書亦茗沒聽她的叮囑冒著風雪出門，尹嬌嬌也沒多說什麼。 

因為這都是為了活下去，對此，他們的心是一樣的。 

山雞雖然不太大，不過依然燉了一鍋，尤其加了板栗和香菇，十分鮮美，滿院子

都飄著香氣，對於幾個月沒吃飽過的幾人而言，這就是一頓豐盛十足的大餐！ 

書蓉和書亦莛最興奮，今天終於可以吃飽飯啦，還是肉，滿滿一鍋的肉！ 

兩人蹲在灶膛前，一邊顧爐火，一邊流口水傻樂。 

玉米餅泡在濃濃的雞湯裏，好吃到讓人差點連舌頭都吞了，書蓉和書亦莛臉都快

埋進了碗裏。 

書亦茗看著幼弟幼妹這樣，臉上難得帶了幾分溫情。 

這頓飯本就是為了讓全家人都吃飽、吃撐的，所以餅蒸得多，香菇和板栗放了許

多。 

大夥兒吃飽了，心情也變很好，書家終於一改早上的死氣沉沉，恢復了些許生氣，

書蓉和書亦莛的童稚的笑聲也讓這個家有了溫暖。 



收拾了碗筷，又把從山上採摘回來的食物處理好，尹嬌嬌終於累癱了。 

她照舊燒好土坷垃，用衣物包好，放進每個人的被窩中，又給書亦茗沖了半碗蜂

蜜水。 

做完這些，她已經累得再也動不了，本來還想跟書亦茗好好說一下棉袍的事，但

一躺到床上，她就睡了過去。 

今天這一天勞動量極大，消耗也極大，她不光沾上枕頭就睡，還睡得特別沉。 

夜裏，風雪停了，整個上林村都歸於沉寂，安靜得很。 

書家燈熄得早，更安靜，書蓉和書亦莛在尹嬌嬌上床之前就睡了，平穩的呼吸聲

此起彼伏，給夜平添了幾分靜謐。 

 

 

這一夜，尹嬌嬌睡得極沉、極香甜，第二天她又是被鄰居家的雞吵醒的。 

看了眼外面的天色，外面還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她估摸著大概是四五點的

樣子，睡了差不多八、九個小時，她是不睏了，但昨天的運動量太大，身上還是

乏得很，尤其是兩條腿，酸得要命。 

這樣的天氣，最合適裹著被子睡懶覺，尹嬌嬌非常想這麼一直躺著，但她也只是

想一想，又瞇了一小會兒，就起身了。 

吃的問題暫時解決了，可還有穿的問題呢。 

書中曾特意強調過今年的冷冬，就憑他們身上這不擋風、不防雨、不保暖的破襖

子，想安安穩穩地過冬幾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得弄一床暖和的被子，這樣一來，

就算下了大雪，他們躲在被窩裏也不會受凍。 

這麼想著，尹嬌嬌的動作也利索不少。 

躲不過，避不開，只能勇敢面對了。 

坐起來時，她特意看了一眼裏側靠牆坐著睡了一夜的書亦茗。 

這一夜沒聽到咳嗽聲，是她睡太死了，還是昨天的蜂蜜和紫蘇籽起作用了？ 

黑暗中，她睜大眼去瞧書亦茗的臉色，無奈屋裏實在是太暗了，她根本就看不清

他的臉，只能聽到他還算平穩的呼吸。 

她想了想，覺得可能兩個原因都有。 

書裏，書亦茗的病拖了好幾年，最後遇上一位南下雲遊的老太醫才僥倖治好的，

不可能因為她找來的那點紫蘇籽一夜就好了。 

正想著，尹嬌嬌突然覺得有些不對勁，她歪了歪腦袋，還把脖子伸長，對上書亦

茗亮晶晶的眸子，忍不住驚呼了一聲。 

她就說感覺不太對，人果然是醒了！ 

書亦茗這一夜睡得不太踏實，尹嬌嬌一動，他就醒了。 

起初他沒有任何動作，直到察覺她在盯著自己看，這才睜開了眼。 

看著她伸長脖子使勁朝他這邊瞧的樣子，他突然覺得很有趣。 

見她被自己嚇著了，他道︰「沒事吧？」 

尹嬌嬌本就因為身體疲乏，精神有些恍惚，又被這麼一嚇，魂差點飛了。 



見他掀了被子要過來，她忙擺手，「沒事沒事，你別動。」 

書亦茗猶豫了下。 

尹嬌嬌又道：「真的沒事，你快裹好被子，別凍著。」 

書亦茗看了她一眼，又坐了回去。 

尹嬌嬌看著書亦茗，還帶著點餘悸，道：「我吵醒你了？」 

「沒有，天還早，妳怎麼不再睡一會兒？」 

尹嬌嬌下了床，穿上鞋子，「家裏的被子太薄了，不夠暖和，今天我帶點菌子去

城裏看看能不能賣掉，可以的話就買床被子回來。」 

黑暗中，書亦茗嘴角抿成一條線，他討厭這種無力感，偏偏現在的他幫不上忙。 

尹嬌嬌看不到書亦茗的神色，輕聲對他說：「你再睡會兒，我去做飯。」便轉身

出屋。 

「嬌嬌。」 

這兩個字眼明明那麼熟悉，落在尹嬌嬌的耳朵裏，卻無端產生幾分陌生來，她遲

疑了一瞬，抬頭看向書亦茗。 

書亦茗神色已經恢復如常，語氣冷淡道：「棉袍妳繼續穿著吧。」 

尹嬌嬌眼中現出幾分驚訝。 

書亦茗又道：「今兒也冷得很。」 

尹嬌嬌看了他一會兒，最後點了點頭，走過去拿棉袍，正五味雜陳地穿上，又聽

書亦茗輕飄飄的聲音突然道—— 

「剛剛，妳瞧什麼呢？」 

尹嬌嬌一愣，抬頭對上他清冷的視線，嘴角一彎，「看你睡得好不好啊，沒想到

還是吵醒你了，你再睡一會兒吧，我做好飯再叫你。」 

說完，她不再耽擱，忙去做飯，進城的路途可不近，她得早點出發才行。 

她一門心思都在盤算那點山貨能賣多少錢，壓根就不知道，她出去後，書亦茗一

直睜著眼，沒再睡。 

早飯不宜吃得太油膩，再者他們也沒這條件，但能做得可口一些，即便身在低谷

也要保持樂觀向上，好好生活的心，那樣日子才是充滿希望的。 

她淘了米，洗乾淨幾朵香菇，切成細絲，下鍋熬煮，又把昨晚沒吃完的山雞肉剔

下來切成絲，骨頭也沒扔，留給書蓉和書亦莛啃著玩。 

新米香，香菇鮮嫩，雞肉濃香，火候又掌握得好，這鍋香菇雞絲粥聞著就讓人食

慾大發，當然看起來也相當不錯。 

尹嬌嬌今兒心情好，看著這一鍋色香味俱佳的粥，心情就更明媚了，尤其是當書

蓉和書亦莛對著桌子上的粥瞪圓了眼，那驚歎又想吃的表情，讓她的心情更好了。 

「好吃！」 

「超好吃！」 

書蓉和書亦莛一邊吃一邊稱讚。 

尹嬌嬌笑著摸了下書蓉的頭，「慢點吃，別嗆著。」 

書蓉嗯嗯嗯的點頭，但速度根本沒慢下來半分。 



尹嬌嬌只好由得她去，畢竟挨了那麼久的餓，乍然有好吃的，自然會狼吞虎嚥，

這是人的本能，更別說她還那麼小。 

不過—— 

尹嬌嬌突然好奇地抬頭朝書亦茗看過去，心裏忍不住嘖了一聲。 

看來這個定律並不適用於所有人，眼前就有個現成的例外。 

書亦茗吃飯的動作相當優雅，一點兒都不像個家徒四壁，昨兒還填不飽肚子的窮

酸書生。 

察覺到尹嬌嬌的視線，書亦茗停下勺子，看了看她，又看了眼一邊吃著飯，還一

邊哼哼唧唧說好吃的幼弟幼妹，片刻後，他收回視線，看著面前的粥，淡聲道：

「味道確實好。」 

尹嬌嬌在心底笑了一聲，這樣才對嘛，少年就要有少年的樣子，天天繃著臉故作

老成，多累啊。她嗯了一聲，也低下頭開始喝粥。 

書亦莛一碗粥喝完肚子就撐了，但他還想喝，只好眼巴巴看著姊姊續了第二碗，

看著看著，他又有點不太甘心，絞著手指問尹嬌嬌，「我們明天還能喝嗎？」 

尹嬌嬌朝他一笑，「當然可以。」 

還有一隻雞呢，而且村正還給他們送了一塊臘肉，這兩天，她再去一趟山上也能

弄點東西回來，肯定不會缺吃的。 

聽到這話，書亦莛緊繃的小臉鬆了一口氣，開心道：「那，那我們可以天天喝嗎？」 

尹嬌嬌知道他是什麼意思，小孩子嘛，餓怕了，他並不是喜歡這粥喜歡到想天天

喝，而是想天天有吃的不餓肚子。 

「當然可以，」尹嬌嬌笑著說：「不過天天喝，你不會膩嗎？咱們也可以換點別

的，比如魚肉粥、牛乳粥等等，你想不想都嘗嘗？」 

書亦莛眼睛都亮了，拍手道：「想！」說完，他突然想到了什麼，咬著嘴巴看尹

嬌嬌，「可是，會有嗎？」 

書亦莛雖然只有三歲，卻非常懂事，家裏的情況他很清楚，怕自己這話說錯了。 

看他怯怯的眼神，尹嬌嬌安慰道：「當然，你——」她話音頓了頓，眼角的餘光

見書亦茗也正看著她，那句「你大哥日後考了功名，咱們家肯定會越來越好」的

話到了嘴邊又嚥了回去。 

書亦茗再聰明也不過是個十二歲的少年，身子還弱，家裏的境況已經讓他壓力很

大了，不能再給他增加無形的壓力，以免影響他的病情。 

「你看，我昨天上山不就弄回來這麼多吃的了嗎？」尹嬌嬌轉了話頭，道：「等

快吃完了，我再上山去，肯定天天都有好吃的。」 

書亦莛終於放心了，嗯了一聲，重重點頭。他又道：「等我長大了，我也上山，

我幫妳！」 

書蓉也在一旁表示決心，「我也去！我也幫妳！」 

看著他們這樣，尹嬌嬌心道，值了。 

早上粥煮得多，尹嬌嬌交代了書蓉，午時餓了就用小火熱一熱，等看著書亦茗服

了藥，並囑咐他午時再服一次，她這才背著半簍香菇和一塊巢蜜踏出了家門。 



今天格外的冷，風也大，吹在人臉上還是和刀子似的，但好在今天是個晴天。 

太陽從東方升起，金燦燦的朝陽普照大地，雖不至於驅散寒冷，卻照得人心裏暖

暖的。 

尹嬌嬌裹緊了身上寬大的棉袍，摸了摸懷裏一小包剝好的栗子，那是剛剛書亦茗

塞給她的，讓她路上餓了吃。 

半晌，尹嬌嬌笑了。 

不枉她拚死拚活一場，日後，他也定會加倍「報答」她的！八年，她且等著的。 

懷揣著這個念頭，她的腳步輕快不少。 

 


